
第一章 尋親遇故交

叮鈴！叮鈴！叮鈴……

未見其影，先聞一陣清脆的鈴鐺聲響起，由遠而近，漸漸地清楚，一聲一聲的叮

噹聲傳送四野。

一條通往村莊的小道中出現小小的黑點，似乎走了很久，小黑點才慢慢變大，漸

漸清晰可見。

原來那是一輛不怎麼起眼的驢車，看來有幾分歷經風霜的滄桑，車體暗沉有著漆

油剝落的痕跡，車子的輪子和車軸卡著不少乾掉的泥土和小石子，像是從很遠很

遠的地方來，走過泥濘，遭過風吹雨打，日曬寒霜。

稍稍能入眼的是那頭大黑驢，毛髮黑亮，四肢強健有力，拉著戴人的驢車健步如

飛，不因地面不平而有所阻礙。

唯一令主人稍有微詞的是這位驢兄太放飛自我，太有個性了，完全是我行我素的

老驢性子，不太受控制，走走停停隨心所欲，一見路邊野草長得青綠便停下來嚼

兩口，吃飽了才肯往前走。

原本半個月的行程硬是拖成一個月，像是一時興起的遊山玩水，邊走邊玩好不愜

意。

好在驢子的主人也縱著牠，不著急到達目的地，一路上的風景繁花似錦，叫人流

連忘返，就是雨有點多，越往南邊雨越多，三天兩頭的下下得讓人有些煩躁，無

心欣賞煙雨濛濛的江南美景。

不過因為走得慢，驢車的主人得以整理不安的心緒，順順當當的來到地頭，一抹

金陽破雲而出。

天，放晴了。

「小姐，奴婢不識路了，前面是三岔路，奴婢不知該走哪一條？」

駕著驢車的是一位五大三粗……呃，是體型略微粗壯的姑娘，濃眉大眼一張闊嘴，

膚色微黑，有三分西域女子的模樣，不美，帶著幾分憨氣，但在面朝黃土背朝天

的鄉下來說也算是出色了。

「青果，說過多少回了，我已經不是小姐了，以後別喊錯了，以免貽笑大方。」

驢車內坐了位衣著樸素的纖弱少女，神色怡然的背靠軟枕，手捧一本書輕輕翻閱。 
「是的，姑娘，奴婢記性差，下次一定記住了。」喊了好幾年小姐，一時之間真

難以改口。

車內的董明貞……不，是改回原名的趙暖兒放下手中書冊，掀開竹編的車窗簾子

往外瞧，外面的一片綠意及鄉間景致令她神色一清。

她心想，快到了吧！

可是又有「近鄉情怯」的不安和忐忑。

她不知道這麼做是對是錯，只是一步跨去再無回頭路，硬著頭皮也要往下走到底。 
大不了另闢蹊徑，天無絕人之路，只不過辛苦些，多走些彎路，人在逆境當中才

有所成長。

「青果，咱們已經離開那個地方了，以後要謹言慎行，別說漏嘴了，姑娘我承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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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起那後果。」可以說她是逃出來的，神不知、鬼不覺的做了安排。 
帶點傻氣的青果無暇回應，輕輕揚鞭，趕著又低頭吃草的傲嬌驢子。「姑娘，驢

大爺又不走了。」 
「驢大爺」是主僕倆對大黑驢的笑稱，本來被飼主取名小黑頭，因牠全身黑得如

炭，沒一絲雜毛，可是這位大爺超有個性，使起脾氣來還會朝人吐臭得要命的口

水，讓人又氣又惱又莫可奈何，拿牠沒轍。 
說也絕了，這頭差點被當肉驢宰了吃的大公驢像是通人性，被經過的趙暖兒啐了

一口「驢大爺」居然靠了過來，朝原本上馬市想買匹馬拉車的趙暖兒直蹭，咬住

她的衣角不給走，走不掉的她真被賴上了，花了十二兩銀子買下驢子和一架老舊

的驢車。 
事實證明，她還真選對了，用驢車出行避開不少麻煩，通曉人性的驢子比人還精，

好幾次帶著她們躲過危險，順順利利的由北朝南走，沒遇到什麼凶險。 
就是難侍候了些，倔驢毛病多。 
趙暖兒笑了笑。「不走就不走唄！咱們歇歇腳，看能不能找個人問路，坐久了骨

頭都僵硬了。」 
說著她伸了伸腿，揉揉氣血不通的小腿肚，感覺舒坦了許多便下車，踩在微軟的

土路上。 
二月揚州煙雨濛濠，她是正月底出門，正逢雨水時節，南方雨多，一到了地頭，

她真是愁煞了一頭烏絲，三天兩頭的下雨，雨是不大，可綿綿不斷也叫人發愁，

怎麼趕路也走不快，有時走在半路上前不著村後不著店的，還得想辦法躲雨。 
對兩個頭次出遠門的姑娘而言實在太不方便了，還因躲雨錯過了宿頭，只得屈身

破廟荒野或是露宿樹林子，讓兩人苦不堪言。 
當然，走錯路是常有的事，不然也不會走了一個月還在路上，無人護衛的獨身女

子在外行走太多變故，連問個路都得小心翼翼，否則一不留神就被人賣了。 
「姑娘，妳怎麼下車了，快回去坐著，奴婢找人問問，應該快到了。」再不到姑

娘肯定撐不住。 
本來就養不胖的趙暖兒看來更纖弱了，似乎瘦了一大圈，白皙透亮的面龐顯得蒼

白，多了些惹人憐惜的病態。 
十四年的錦衣玉食讓她高估了自個兒的身體狀態，要不是臨行前備了一些常用藥

和偷藏的人參丸，怕是一場風寒就會要了她半條命。 
趙暖兒是活了兩世的人，前一世她是山林巡守員，也是森林醫生，她的工作是照

顧幾千棵百年紅杉和一大片樹齡超過百歲的相思樹，除了防止盜伐外還得醫治蟲

蛀和生病的老樹，使其蓬勃生長。 
她在山上一待就是七年，森林防護所的人並不多，每年來來去去維持在七人左右，

因為人手嚴重不足，因此也雇用當地人幫忙巡山，她和附近幾個村子的村民倒是

處得不錯。 
可惜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最難測的是人心，幾個平日少有往來的村民

居然是山老鼠，趁著巡山之便監守自盜，盜採了十來根杉木和相思樹，甚至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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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國寶三千年紅檜，在運送過程被她發覺了，當場逮獲。 
不想坐牢的他們仗著人多勢眾，一不做二不休地將她推落山谷，然後她就魂穿到

甫出生不久的女嬰身上。 
「不妨事，我就下來走走，老在車裡看書把我眼睛都看花了。」 
沒事好做的她只能看書，不然還能幹什麼，總不能一個人自己下棋，左手和右手

對弈，她棋藝沒那麼精湛，祖父常笑她是臭棋簍子。 
祖父竟不是親祖父，想起那位疼她入骨的老人家，趙暖兒眼中一陣酸澀，若是老

侯爺還在，她今日就不用逃了，不管是不是血親，他對她的疼愛沒一絲造假，定

會護她周全，可惜早年痼疾一夕復發，拖了半年便撒手人寰。 
那年她十二歲。 
「姑娘，這裡也太偏僻了，離縣城足足有大半天的車程，妳真要在這兒住下嗎？」

看著前無人影，後無來者的鄉間小道，青果覺得委屈細皮嫩肉的姑娘了。 
她有其他選擇嗎？趙暖兒在心裡苦笑，本朝對戶籍的規定甚嚴，若非喪夫，為夫

家不容而被趕出家門，或是父母雙亡、無處棲身的孤女方可立女戶，獨成一戶，

否則便得依附戶籍所在的家族，不得私自立戶。 
這是對女子的要求，意思是沒有爹娘或夫家的同意，女人是不能獨自立戶的，必

須以男子為主，靠男人養活。 
所以她選擇回到小山村，求一處安身之地，之後再看看何去何從，隨遇而安。 
「這兒山清水秀，鳥語花香，我可以不用晨昏定省，學枯燥乏味的女紅，多好呀！」

前一世加上這一世前十二年，好動的性子都被拘得嫻靜了，目標變回大門不出、

二門不邁的大家閨秀。 
快悶死她了。 
有祖父的寵愛，十二歲以前的董明貞過得像自由自在的鳥兒，生性豁達的祖父偏

寵最合他意的小孫女，帶她上天下地的玩耍，還教她騎馬射箭打馬球，上山打鳥

射獸，下溪撈魚捉蝦，玩得不亦樂乎。 
平昌侯府乃武將出身，上三代都是一代名將，可是現任平昌侯卻是廢物一枚，文

不成、武不就，還好色，府中妻妾成群，老侯爺失望之餘只能將希望寄託下一代

的孫子輩。 
董明貞是廢物平昌侯唯一的嫡女，因此老侯爺一過世，一向管不到女兒卻十分重

視禮教的侯爺夫人郭鳳瑢便開始對她嚴加管束，想要糾正她以往的野性子，立誓

要教出笑不露齒、坐不搖裙的高門貴女。 
野慣了的董明貞為此十分痛苦，尤其是她和丞相兒子的婚期將至，十五歲及笄便

要出閣，郭鳳瑢請來了宮裡的嬤嬤專門教導她規矩，讓她原本鳥兒似的快活日子

頓時陷入水深火熱之中。 
誰知人生處處有轉折，三個多月前她被意外發現是抱錯的孩子，真正的侯府千金

流落民間，成了鄉下丫頭，而她是趙家女兒。 
天翻地覆的變化令人措手不及，真千金毫無二話被接回平昌侯府，容貌和郭鳳瑢

像到如同照鏡子，沒人懷疑她們不是親母女，完全激起郭鳳瑢前所未有的母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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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要月亮絕不給星星，化身寵女狂魔。 
相對地，假千金備受冷落，真千金一回府，董明貞便坐冷板凳一般乏人問津，連

院子裡服侍的丫頭、婆子都走了一半，冷冷清清的院落可說甚為淒涼，甚至只能

吃冷菜冷飯。 
雖然侯府仍願意養著她，把她大小姐的稱呼改為貞小姐，並未惡言趕人，畢竟養

了十幾年，還是有一點感情，侯府又不缺她一口飯吃，養著也能博個好名聲，而

高高在上慣了的侯府哪會在意人家趙家也想要回真正的女兒呢！ 
只是問題來了，假千金是有婚約在身的，婚期也早已定下，在隔年九月，如今真

千金回來了，婚事該怎麼算？ 
現實繼續打擊董明貞，回府後正名的真千金董明雪完全容不下她，多次有意無意

的陷害、算計，明嘲暗諷真假千金該各歸其位，別是泥腿子一身賤骨賴著不走，

徒增笑話。 
原因無他，只因董明雪對董明貞的未婚夫一見鍾情，非他不嫁，所以董明貞必須

消失，不再出現。 
「姑娘……」青果眼眶紅了，認為她家姑娘是強顏歡笑，心裡有苦不說出來，苦

水往肚裡吞。 
「好了，既來之，則安之，少做多愁善感的模樣，姑娘我還有一場仗要打呢！」

趙暖兒的心情也是起伏不定，為前方的路感到憂心。 
她是回來認祖歸宗的。 
真千金在趙家的名字叫趙二妞，回歸趙家的她可不想有個土名字，自行改名叫趙

暖兒，她在現代的名字就叫暖兒。 
懷州，寧安縣，昭陽鎮，靠山的桑林村，一個以養蠶種稻為主的小村落，人口不

多，約三百多人，七成人種植水稻，三成地裡貧瘠，只能種桑樹，以桑葉養蠶賣

蠶繭獲得微薄口糧。 
桑林村是個窮村，趙家更是村裡的窮戶，家裡孩子生得多，光吃就把人吃窮了，

三畝水田收成不多，幾畝旱地是山坡地，也種不了什麼作物，因此種了百來棵桑

樹養蠶。 
只是沒銀子建不了好蠶房，所以養的蠶子比其他人少了一半，勉強能糊口，不致

挨餓。 
這些都是趙暖兒旁敲側擊從董明雪口中套話得知，也是她的後路，只是她沒料到

真有用上的一天。 
不走她就要被送去做媵妾。 
未免太可笑了，平昌侯府和丞相府的婚事並未取消，只是易女而娶，對假千金情

有獨鍾的丞相之子司馬傲不願意放棄心中白月光，可又不想以假亂真受人恥笑，

娶進行為粗鄙，大字不識的真千金，於是丞相府便提出二女共事一夫的「佳話」，

允許假千金以媵妾之名陪嫁。 
這真是一大笑話，不僅趙暖兒不同意，妒心強的董明雪怎麼可能讓趙暖兒和她搶

男人，尤其是趙暖兒樣樣比她出色，能讀能寫能畫，容貌出眾，和趙暖兒一比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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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明擺著的村姑，風頭全被壓下去了。 
不用說趙暖兒成了董明雪的眼中釘、肉中刺，非除不可，趙暖兒對答應接受提議

的平昌侯夫婦更是心涼。 
悄悄抹淚的青果吸了吸鼻頭。「姑娘，風大，妳先上車，不然一會兒又著涼了。」 
姑娘日前著了風寒，現下身子骨正弱，吹不得風。 
春天的風帶了點涼意，鼻子一冷的趙暖兒不敢掉以輕心，連忙進去點了暖爐的驢

車。「是有點冷，不過比起京城，這裡暖和多了。」 
京城的三月仍偶有雪花飄落，離開當日春風似剪刀，凍得人手腳發僵。 
趙暖兒的身子其實不錯，老侯爺在的時候常帶她四處遊玩，養得跟小子一般，但

是之後兩年被郭鳳瑢拘在府中，少有出府的機會，本來結實的身子養嬌了，一文

靜下來便顯得弱不禁風，纖纖如柳。 
「姑娘，那是不是人？」青果忽地一喊。 
一個黑點在往前移動。 
不是人難道是飄兄？她是什麼眼神呀！「去問路。」 
「是！姑娘。」 
眼見黑點越走越近，看得出是扛著一袋米的身影，身著斜襟短衫，束著袖口綁腿，

腰間別了一把獵刀，衣服上有些許乾掉的血跡，看模樣是個獵戶。 
一看見是人，傻妞青果鬆了口氣，趕忙上前將人攔下。「這位兄弟……」 
後面的話尚未出口，體型精瘦的男子看都沒看一眼的越過她，冷漠的丟下一句，

「沒空。」 
「沒空？」她只是想問個路而已，不會浪費多少時間吧。 
以女子的身長來說，將近一米七的青果算是高個了，可男子從身側走過她竟要抬

起頭看，足足矮了一個腦袋瓜，再加上話都沒問出口就被拒絕，很少遇到這種情

形的她都傻眼了，一時之間忘了要攔人。 
這時的趙暖兒從車內丟出一只空了的茶壺，不偏不倚的落在男子腳下，他微頓了

一下。 
「不好意思，手滑，沒砸到人吧？」 
停下腳步的男子緊抿薄唇，目光冷得像寒枝上的掛霜。「妳確定是手滑？」 
「當然是，我一介弱女子……南宮霄？」他……他怎麼會在這裡？ 
從驢車下來的趙暖兒剛一抬頭，頓時愕然驚呼。 
眼一瞇的男子眼中閃過一抹暗色。「姑娘認錯人了，在下蕭雨。」 
蕭雨……霄、肖、蕭、蕭雨、肖雨、雨肖為霄，蕭雨就是南宮霄，他不是「下落

不明」多年了嗎？ 
有人說南宮霄死了，屍骨無存，有人道他只是失蹤了，在回外祖家途中遭遇盜匪

劫道、生死不明。 
雖然他一口否定，但是她一眼就能認出他，因為南宮家與平昌侯府是世交，老侯

爺與已逝的南宮老太爺是過命的兄弟，兩家往來密切，老侯爺甚至口頭上曾和老

太爺定下兒女婚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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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後來老太爺沒了，南宮霄又不知去向，是死是活無人知曉，南宮霄的後娘更

是個心狠手辣的人，老侯爺也就絕口不提此事，另為孫女尋了門好親事。 
當時的趙暖兒才四、五歲，看著幼稚卻有著成人的靈魂，她記得很清楚有一次爬

上樹下不來，一腳踩空掉下樹，是樹下九歲的南宮霄接住她，重力加速度的情況

下她胸前垂掛的雪花墜飾刺入他左眉眉毛，差點傷到眼睛。 
當下他血流如注，整張臉全是血，經由太醫診治仍留下去不掉的疤痕，怕她哭的

南宮霄還安慰她那是星星的記號，哪天失散了還能以此相認。 
沒想到幼時童言竟然成真了。 
不由自主地，趙暖兒明亮大眼看向蕭雨的左眉。 
「是我認錯了，蕭哥哥別在意，你長得和我一位大哥哥很像，我以為你是他。」

眉眼間變化不大，只是長大了，更為剛硬冷峻，五官輪廓多了刀削劍鑿的線條。 
霄哥哥……這世上只有一個敢拔他祖父鬍子的小丫頭這般叫過他，真是她嗎？

「有事？」 
蕭雨語氣一如往常的冷冰冰，拒人於千里之外，不喜與人走得太近，但熟知他心

性的人不難聽出他話中的暖意。 
「尋親。」 
「尋親？」他微露訝色。 
「是呀！我是被抱錯的孩子，回來找自己的親生爹娘，聽說他們是住在桑林村的

趙姓人家，我叫趙暖兒，來找趙平之和林玖娘，他們是我的爹爹娘親……」 
「什麼？」怎麼會是她？ 
 
 
一個風急雨大的夜晚，兩名身懷六甲的孕婦一前一後投宿一間香火蕭條的庵堂，

早到的孕婦腹中胎兒已有九個多月大，快要臨盆了，因家窮回娘家借錢才耽擱了，

借了百文錢準備回家待產。 
另一名孕婦懷孕七個多月，由於孕婦母親突發急病趕著回去看老人家最後一面，

急如星火的出門。 
誰知一場大雨將兩行人困在庵裡了，窮人家的婦人是瓜熟蒂落，順產，富貴夫人

天雨路滑不小心摔了，早產，兩人在同一時辰生產，早產的比順產的早生出女兒。 
只是不管有錢或是沒錢，似乎都比較看重兒子，因此小女娃的出世並未受到重視，

窮婦人自個兒帶娃，哺育小女兒，富貴夫人則將孩子交給身邊的嬤嬤。 
可是小千金來得太早了，來不及備上乳娘，富貴夫人早產身弱也沒奶，因此只能

花銀子請窮婦人以乳汁哺餵，以免餓死小娃兒。 
雨一停，富貴夫人急著趕路，看也沒看一眼女兒便匆忙上了馬車，隨後上車的嬤

嬤也沒仔細瞧過並排躺在一起的娃兒，隨手抱起一個長得白嫩的女娃便當是自家

小主子，倉促的離開。 
因為事發突然，兩個孕婦都沒準備包被尿布，所用皆是富貴夫人用一件披風所裁

的包被，料子相同，更難分出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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窮婦人也不曉得孩子抱錯，剛生完孩子的她人也有些虛弱，又同時餵著兩個孩子，

看著用力吸奶的孩子她都當自個兒孩子看待，努力餵飽她們。 
華蓋大馬車走後不走，窮婦人也抱著襁褓中的孩子回家了，懷中多了富貴夫人打

賞的十兩銀子。 
一眨眼，十四年過去，趙二妞也到談婚論嫁的年紀，正在相看中，趙平之夫婦的

意思是挑離村子稍遠的人家，一個姓白的獵戶。 
可趙二妞心性極高，嫌人家沒田沒地只是個打獵的，吵鬧著要嫁讀書人，最好是

鎮上的人，她要當秀才娘子，不做地裡刨食的農婦。 
在趙二妞三天兩頭吵鬧下，趙平之夫婦不得不拜託相熟的親朋另覓一門好親。 
就在兩方人馬在飯館相看時，替夫人送賀禮回娘家的平昌侯府二管事正巧路過，

正值用膳時辰，肚子餓了的二管事進入飯館，打算吃飽了再上路。 
無巧不成書，二管事剛一入內，照樣嫌東嫌西的趙二妞不高興的抬頭，好巧不巧

的兩人打了個照面。 
二管事當下在心裡喊了一句，「哎呀！我的娘，這不是我家夫人嗎？就差在歲數

上不對。」 
機伶的二管事立刻打探起這家人的事，查了家有幾口人、多大年歲，這姑娘是何

時何地呱呱落地。 
這一查不得了，趙二妞這姑娘生辰年月日竟與府中大小姐相同，還在同一間庵堂

出生。 
再仔細一瞧，自家大小姐的模樣竟與趙家婦人有五分相像，三分肖趙父，心口一

驚的二管事也不管送禮不送禮了，連夜趕回京裡稟告。 
即便是少聽閒話的蕭雨也曉得趙家的一二事，村裡人傳得沸沸揚揚，可比說書的

還要精采。 
去年中秋前，八月十二那日，趙家那來人了，把驚喜交加的趙二妞帶走了，說是

府裡抱錯的小姐。 
趙家夫妻哭得兩眼都腫了，把屎把尿養大的孩子怎麼不是他們的，還有帶走了一

個另一個總要還回來吧！為什麼一句話沒說就走了，他們上哪要女兒去？ 
趙家這段日子過得很低迷，人也不見笑臉，一個個像被偷了養肥的母豬似的，見

人都是一副愁眉苦臉的樣子。 
「蕭哥哥，你是做什麼的，住在哪裡，你穿得這麼單薄不冷嗎？你頭髮有點亂了，

是不是風吹亂的？你家裡還有人不，對你好不好，有沒有給你吃飽穿暖……」 
聽著自家姑娘的喋喋不休，趕著驢車的青果都有點傻眼了，一向親疏有別的小姐

幾時這麼多話了，面對一張八風吹不動的冷臉竟然能一個人說個不停，還樂在其

中似的。 
但青果不曉得的是，看到此時的蕭雨，認識他的人都會覺得不可思議，原來他舌

頭沒毛病，能與人與答如流。 
「打獵、山上、不冷、不亂、常叔，很好……」 
虧得趙暖兒非常人，才聽得懂非常人的回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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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沒坐回驢車內，而是坐在前邊的車轅上與人交談。「為什麼住山上，你不是村

子裡的人嗎？」 
「清靜。」 
她了悟的喔了一聲。「你怕吵對吧！村裡的三姑六婆一天到晚東家長、西家短，

肯定叫人受不了，三個女人等於一百隻麻雀，我了解，府裡的金嬤嬤也很長舌，

她開口其他人的聲音都被她蓋過去了。」 
金嬤嬤是管園裡池子的婆子，前年摔斷了腿被兒子接回去養老了，她的嗓門奇大

無比，說話又快又急，沒人說得過她，趙暖兒記得她罵人不換氣，能一口氣說到

底，真乃神人也。 
「妳……」蕭雨想問她為什麼會在這裡，平昌侯府不會養不起她。 
她是老侯爺最疼寵的孫女，不可能對她不理不管，可是他張不了嘴，因為他是初

次見面的「陌生人」。 
看見他的欲言又止，趙暖兒不自覺的看向他眉梢的疤痕。「我是來尋親的，真的，

不騙人，只不過我是偷跑出來的，我想知道我的父母是誰，他們長得什麼樣、過

得好不好，我有幾個兄弟姊妹。」 
「趙家，很窮。」絕不是泡在蜜罐裡長大的她承受得住的，趙家是真窮，窮到長

子年已二十仍說不上一門親。 
「女不嫌母醜，兒不嫌家貧，窮就窮唄！人只要肯上進總有出頭天，除非一家子

懶鬼。」莫欺少年窮，有她在，趙家不會窮一輩子，就看守不守得住。 
「不懶。」除了趙二妞，一家人都十分勤快。 
不過半大小子吃窮老子，趙家便是這種情形，三畝水田哪供得起六、七張嘴，就

算一天兩頓一粥一飯，最少消耗十斤糙米，而這還是加了野菜、雜糧煮出的量，

否則根本不夠吃。 
這時候米糧的產出並不高，一畝地兩百斤稻子，兩百五十斤算是高產了，以十稅

二的糧稅再一扣約剩一百六十斤的糧食，趙家的三畝水田還不到五百斤是自家的。 
好在養了蠶，多少補貼一些，秋收後再種些崧菜、蘿蔔，撐一撐又是一年。 
因此有錢也存不住，都是吃窮的，趙家有四子二女，老大是長子趙大郎，老二是

趙大妞，老三趙二郎，排行第四是趙二妞，也就是如今歸來的趙暖兒，下面還有

兩個弟弟趙三郎、趙四郎。 
窮雖窮，趙家去年還是把大女兒嫁出去了，只是嫁妝不多，一床棉被和兩件衣裙，

一錢重的銀簪子。 
「不懶就好，我還真怕一窩子軟骨頭，我看趙二妞……呃！董大小姐的作態，心

裡還真虛得緊。」要真都像趙二妞那樣四肢不勤、好吃懶做，她真要欲哭無淚了。 
看她一臉發愁的神色，於心不忍的蕭雨差點像小時候一樣揉她的頭。「他們……

很好相處。」 
聞言，她露齒一笑。「蕭哥哥，你說的不止兩個字了，挺好的。」 
被取笑了，他面上一紅。「趙家在入村的村口，靠近山腳下，妳一進村往左邊小

徑一彎就能瞧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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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家真的很窮，因此只能買村子外緣較便宜的宅基地，但是只有一畝地左右，周

遭四、五畝菜地是他們開墾出來的荒地，不過地肥不足，種不了糧食，說是種菜

也是稀稀疏疏，但多多少少能收點豆角、南瓜之類的菜蔬，給家裡添道菜。 
「你不陪我去？」她小手一扯拉住他衣角，小臉擰巴巴的，楚楚可憐。 
「我還有事……」他肩上還背著一袋米，得把米背回去。 
「不差這一時半刻，我……我會怕……」她裝出惶惶不安的模樣，惹人憐愛又心

疼。 
其實趙暖兒心裡還真有點慌，不太有自信順利融入原生家庭，所謂的親人只是一

個代名詞，從未相處過哪來的親情，能不能處得來還是未知數。 
在平昌侯府做了十四年千金，她除了跟祖父親外，跟侯爺夫妻完全不親，一個好

色，整日尋花問柳，與女人廝混，滿身脂粉味常年不消；一個愛攬權，將兒子女

兒當成她的炫耀物，她只在乎他們會不會為她爭氣，讓她面上有光，從不過問兒

女冷暖，反正有僕從照看著，出不了大錯。 
這也是趙暖兒能順利離開的原因之一，郭鳳瑢不關心兒女的起居，趙暖兒私底下

的小動作在成為假千金後自是無人關切，她螞蟻搬家似的一點一點準備，一等時

機成熟便大大方方的走出侯府。 
她想就算自己十天半個月不出現，府裡的人也不會發現少了一個人吧！見風轉舵

的下人們忙著巴結真千金，她這假小姐早已遠在十萬八千里外。 
想想真心寒，十幾年的感情真能一筆抹去嗎？就因為不是親生的便棄如敝屣，再

無一絲情分？ 
看她玫瑰色唇瓣抖了一下，本來想走的蕭雨心軟了。「我帶妳到趙家，不過你們

的事我不插手。」 
事實證明男人的嘴有多不可靠，在往後的日子裡，一旦和趙暖兒有關的事，蕭雨

很少置身事外，不管他願不願意，都不自覺的一肩挑起，將她護在身後，一如年

幼時那樣。 
他不自覺對她有責任，這是他帶著一起玩的小妹妹，淘氣又嘴甜，怎能讓她受人

欺負。 
趙暖兒一聽，開心的咧嘴笑。「蕭哥哥，你人真好，跟我那位大哥哥一樣是好人。」 
蕭雨和南宮霄是同一人，但他卻不能和她相認，即使他認出她就是幼時調皮的「妹

妹」。「走吧！」 
一人走著，一人坐在驢車的車轅上，桑林村的路面不平坦，高高低低還有坑，坑

裡有前天下的雨水，大公驢嗯昂兩聲，驢車轉進更為顛簸的碎石子道，一上一下

的差點把車轅上的人兒顛下車。 
見狀的蕭雨伸手扶了一下，見她坐穩了才把手放開，就這麼一顛一顛地到了石頭

路盡頭，裊裊炊煙升起。 
「趙叔、趙嬸，你家來人了。」蕭雨站在人高的土牆外朝院子一喊，幾隻受到驚

擾的母雞咯咯咯的拍翅。 
「誰來了，我們家可沒什麼親戚……」手拿鍋鏟的林玖娘從廚房走出，看得出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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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炒菜。 
「不是親戚，她說她是你們被抱錯的女兒，找你們認親來著。」看到一身粗衣素

裙的婦人，蕭雨為富貴窩出來的趙暖兒委屈，她應該珠簪寶玉拱著，坐倚闌干，

在軟煙羅垂簾下輕搖團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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